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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罗中立，1947 年 7 月出生于重庆。1977 至 1982 年就读

于四川美术学院 ， 毕业后留校担任油画系教师 ，1984 至

1986 年赴比利时安特卫普皇家美院任访问学者，回国后在

四川美院历任油画系副教授、教授。 1981 年，油画《父亲》获

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1982 年，“故乡组画” 参加全国艺术

院校创作会；1986 年，5 件作品入选首届 “中国当代油画

展”。 1998 至 2015 年任四川美院院长。 2009 年 11 月起，任

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2015 年 2 月起，

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 现任中国油画学会副主

席，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重庆市文联主席、重庆美

术家协会主席、重庆美术馆馆长。

38 年前，一幅油画作品惊动全球。 金秋晒
场背景下， 一张端碗喝水老农饱经沧桑的脸，

让全世界认识了中国人的“父亲”。这一里程碑
式的作品已经成为当代中国艺术的文化符号。

罗中立是执著的。 他一生只画一个主题 。

他专注于我们这个农业大国人数最庞大的一
个群体———农民。他热爱故乡，心系农桑，讴歌
“泥土上的英雄”，被誉为“中国的米勒”。 他用

饱含乡土情怀的画笔， 为共和国 70 年风雨兼
程 、波澜壮阔的史诗画卷 ，画上了独具个人思
想的色彩。

山城春早。 记者专程来到四川美术学院位
于重庆沙坪坝区的虎溪校区。这里被誉为是他
继 《父亲 》之后的又一重要作品 ，2013 年荣膺
首届国际可持续发展公共艺术奖。穿过艺术气
息浓郁的石拱校门，梯田上池塘边渐次绽放的

梅花、樱花、玉兰花、油菜花等扑面而来。 走进这
春意盎然的田园 ， 我们仿佛也走进了艺术大师
瑰丽多彩的精神世界。

罗中立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儒雅 ， 寻常的举
手投足中无不透露出艺术大家别样的神采 。 他
重庆口音的普通话说得不紧不慢 ，思路连贯 ，一
如他创作中缜密的思考 。 这位 《父亲 》创作者的
讲述，正是从他父亲的故事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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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天气正好，下地干活
“天气正好，下地干活！ ”这重庆

当地的俚语， 是罗中立对年轻学子殷

切的勉励， 也是他自己多年来艺术创

作生涯的真实写照。

川美虎溪校区保留了农耕传统的

风貌。 他希望学生们在大好春光里多

多下地干活，到田边地头创作写生。川

美有传统的采莲藕、挖红薯大赛，参赛

的学生纷纷走进农田、跳进池塘，用最

朴素的方式向劳动者致敬。 沾满一身

的泥土， 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创

作灵感。

下地干活，深入生活、勤奋创作。

脚下接地气，胸中有底气。身上沾满泥

土，心中充满感情。 从少时的璧山、歌

乐山，到走进大巴山，罗中立从泥土中

收获了滋养一生的艺术情感。 他画农

民，不仅仅是单纯的作画，而是他对这

片土地， 对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充满着

深深的爱。心中有大爱，笔端才能有大

作品。

如今，他每年都要去大巴山，在大

山里住一段日子，会一会老友新朋，沾

一沾那里的泥土，闻一闻泥土的芳香。

他还带着教师和学生多次重返邓开选

老人的双层村， 帮助那里的村民一起

打造“父亲故里”，为当地的乡村振兴

计划出谋划策。

天气正好，不负韶华。功成身退的

他仍然保持旺盛的创作激情。 他曾经

给自己取名：罗厚。听起来与川渝方言

“落后”同音。 他说，他是笨鸟。 笨鸟先

飞，厚积薄发。 他放不下手中的笔，他

无时无刻不沉浸在对艺术的思考和笔

头的演练之中， 即便在外出办事和旅

行途中， 也会在随手可及的纸张上留

下画稿。 创作是他的生活方式，已然成

为他生命存在和人生价值的重要内涵。

荨罗中立担

任四川美院

院长期间 ，

无论多忙多

累， 仍坚持

走进画室。

荨 罗 中 立

（右一）回到

大巴山 ，和

《父亲》原型

邓开选的家

人合影。

荨罗中立创

作的《父亲》

影响甚大 ，

被誉为一代

人 的 “ 父

亲”。

▲罗中立接受

本报记者专访。

叶志明摄

荨罗中立寄语：

“农民 ， 民族的脊

梁。 ”（除署名外，均
四川美术学院供图）

罗中立： 讴歌泥土上的英雄
本报记者 叶志明

故乡的滋养，受益终身

“少年时，我立志成为一名画家，

父亲对我的影响特别大。 ”他说道。

他父亲高寿， 罗家四兄弟去年为

老父亲庆贺百岁生日。 老爷子身子骨

很硬朗，今年正是 100 周岁。隐退下来

的“罗二哥”常常陪伴老父，听父亲叙

述那些久远但记忆愈加清晰的过往。

罗家祖居重庆市郊的璧山。 100

年前的中国社会动荡， 川渝一带频频

闹匪。罗中立的爷爷是一位开明乡绅，

从医，办私塾，有自己的药房。 不料祸

从天降，一次土匪上门，将药房及家产

抢劫一空，付之一炬。 家道败落，从此

一蹶不振。生活没有着落的父亲 12 岁

那年辍学，进城当学徒。 学的是机械。

从只有一台车床的小作坊， 到生产军

械的大厂子，再到机场地勤维修，抗战

后转入当地的西南医院， 解放初期又

技术归队转业至重庆纺织厂， 能写会

画的父亲经常参加工会的宣传工作。

罗中立记得， 小时候路过西南医院大

门，有人对他说，医院的牌子是他父亲

书写的。 父亲结交了不少有这方面才

能的朋友， 其中有他小学时一位姓董

的美术老师。 “我也因此得到一些关

照，出去看展览、参加训练班。 父亲有

一位四川美院毕业的同事， 经常问他

借一些川美读书时的作业作品， 这是

我最早接触的院校正规训练的作品。

这样的氛围， 让我顺理成章产生了对

绘画艺术的喜爱和向往。 ”

少年时代的记忆中， 对农村的印

象、对乡土的情感也是深刻的。罗中立

生于斯、长于斯的沙坪坝，那个时候还

是一片农区。每逢寒暑假，父亲总是要

他们哥几个回老家璧山， 在亲戚家住

些日子，然后背一些木炭回家。一路步

行，清早出门，天黑抵达。往返沿途，要

走过像青木关这样一些很古老的驿道

驿站，乡野的景趣，农人的耕作，为他

今后的绘画创作提供了丰厚的艺术灵

感。“父亲的影响，故乡的滋养，让我受

益终身。 ”

在初中就读的歌乐山中学， 罗中

立遇到了毕业于西南大学美术系的菊

明孝老师， 他早期美术生涯的又一位

启蒙恩师。罗中立整天跟着菊老师，听

老师讲自己的绘画经历， 讲一些国内

外艺术大师的经典作品和趣闻轶事。

在菊老师的鼓励指导下， 罗中立初二

时参加了香港国际儿童绘画展， 他的

作品《雨后春耕》入选，还获得了人生

第一笔奖金。 1963 年，他以第一名的

成绩顺利考入川美附中。

走进大巴山，结下情缘

附中的学习，如饥似渴，农桑、田

野、 乡村每每成为罗中立早期画作的

景致。也许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引

得他走进了大巴山深处， 从此结下一

生的情缘。

附中二年级时， 他们远赴 200 公

里以外的四川达县驷马公社， 那里有

一面“学大寨”的红旗。 那天晚上，30

多位城里来的学生娃来到双层生产队

小学操场上， 被热情的村民里三层外

三层围着，村长喊着学生的名字，喊到

一个就被一户村民领走。 罗中立被一

个叫邓开选的老人领进他家的土屋。

罗中立觉得那天夜里， 村里的蛙鸣特

别响，山里的星星特别亮。罗中立与邓

大爷一家人处得非常好。 老人家后来

就是《父亲》油画的创作原型。

附中这次的远行， 还只是与大巴

山缘分的开始。附中毕业时，正赶上那

个特殊的年代， 罗中立毅然选择了大

巴山，来到达县地区的钢铁厂。那个时

候的罗中立是单纯的， 他觉得当一名

钢铁工人很是荣耀。

在大山深处， 罗中立没有放弃心

中的梦想， 他的艺术天赋以另一种方

式得以展露。 他一边干着钢铁工人的

本职，一边参加厂里各种宣传活动，出

板报、刷标语、画人物像。 他创作的板

报、墙报常常占据县城主街“头版”的

位置。 业余时间，他出版了《四十二根

导火绳》《四条红领巾》 等多部连环画

作品，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业余画家。

大巴山整整十年，那里有他的青春，最

美好的年华，他遇到了一生的挚爱。在

那里，他也有迷茫，有困惑，更有期待。

光阴的脚步走进了 1977 年。关闭

了十余年的高考大门被重新打开，四

川美院要在达县招生的消息传遍了这

里的大街小巷。 罗中立并没有马上去

报名。直到报名截止的那天下午，他的

女友陈柏锦打来电话说，罗二哥，你还

是要去报考的。

这个电话， 重新点燃了他深埋于

心底的理想之火。 当天， 罗中立走了

10 多公里山路， 赶到县城的时候，招

生组已经“收摊”，好在有一个认识他

的教师说，他以前是附中的学生，成绩

很好的。 招生组才让他在报名册的最

后，写上了大名。

“现在想起来，挺悬。 当时招生组

的人说你明年来报吧。 我说，明年我

就超龄了。 ”回忆当时情景，罗中立颇

为感慨。 他说，最后一刻决定报考，一

来是为了给未来的岳父母有一个交

代。 岳父母都是教师，岳母是达县当

地一所重点高中校长。 二来是为了证

明自己。 人在大山深处，他对绘画艺

术的热爱早已渗透到骨子里，流淌在

血液里。

如愿考上四川美院油画系， 罗中

立成为班上最年长的学生之一。 回到

阔别已久的校园，蹉跎了十年的光阴，

青春不再，梦想依旧。在充满春天气息

的校园里，罗中立享受着学习的快乐、

创作的自由，他花了很多时间“不务正

业” 地继续画连环画，《水浒故事》《曹

操的故事》等陆续出版，让班上的同学

羡慕不已。 一直到 1980 年初，全国青

年美展征稿通知的消息， 让他对未来

的艺术之路有了认真的思考。为此，他

再次走进了大巴山。

讴歌伟大农民此生不渝

为全国青年美展创作一幅怎样主

题的作品呢？ 罗中立想到了农民。

年少时在沙坪坝、 在璧山留给他

乡土的记忆， 同大巴山山民质朴的形

象联通了起来， 他内心深处的涌泉迸

发而出：中国的农民，是我们这个国家

人数最为庞大的群体。 这些伟大的劳

动者是国家的基石、民族的脊梁。这个

题材，值得用一生来创作。

他背上画架， 走进大巴山采风写

生。最初的写生画稿，有几位驷马公社

的社员形象。 邓开选无意中也出现在

画面中，他头上扎着毛巾，手持长长的

竹烟杆。

那年除夕前夜回家， 在住家附近

的公厕旁， 那幕司空见惯的守粪农民

的场景， 击中了罗中立内心艺术灵感

的那根弦。那个年代，各生产队都会派

人入驻城里公厕。 他们在公侧旁搭一

个小窝， 有时还会为此发生争抢、打

架。罗中立还想到了在歌乐山读书时，

在古道三百梯上常常遇到挑粪上山的

农民。这些连接白公馆、渣滓洞的山路

上，总是弥漫着粪土的气息。 有一次，

在快到山顶的地方， 一位农民不慎将

粪桶打翻，粪土洒了一地，路人纷纷掩

鼻绕道而行，而农民却用手捧着，一点

一点收集起被打翻的粪土。“我们除夕

团圆的时候， 他们却背井离乡蹲在阴

冷潮湿的窝棚里。我们吃的粮食，不正是

农民用他们视若珍宝的粪土种出来的

吗？我们国家千千万万的人，不正是这些

泥土上的英雄养育的吗？！ ”罗中立说。

各种“守粪的农民”的手稿画出来以

后，罗中立觉得画面太过于文学化，自己

很激动，但是别人不一定明白，也不会激

动。于是，他的构思从“守粪的农民”转向

“粒粒皆辛苦”，画出了收获的农民，在地

上、石缝捡拾稻粒的农民，转而又画出了

生产队长、复员军人等一个个人物形象，

总觉得这些都过于场景化。渐渐地，他的

构思从情节场景转向突出人物的形象。

他在画稿中尝试画上一个一个框， 将人

物的头像愈发地放大、突出，进而完全放

弃了场景。

“从情节性的场景到人物形象，这是

一次重大的突破；从人物到形象，从侧身

的头像到正面的肖像， 又是一次重大突

破； 从一般尺寸的肖像， 到大尺寸的肖

像 ， 那是一次冲破思想牢笼的巨大突

破。 ”每一次灵感的升华，都让罗中立激

动不已，彻夜不眠。他说，那个年代，人们

习惯于将大肖像与领袖人物联系起来，

而将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普通农民的形

象，用超大的画幅尺度、塑造伟人的方式

呈现出来， 那就是要像颂扬英雄一样讴

歌普通劳动者。

普通的农民走进了历史画卷的中

央。 天地之大， 黎元为先。 一切以人民

为中心，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英雄。 这也

是今天看来， 《父亲》 这幅作品传递的

时代意义。

罗中立一次次走进大巴山， 收集大

量的创作素材，构思也愈加清晰明朗。在

暑热难耐的盛夏， 罗中立留在学校里夜

以继日抓紧创作。因为画幅尺寸太大，他

只能将画布斜放在房间的对角线上。 他

废寝忘食，晚上睡在画布下，半夜醒来，

反复琢磨。他听取了不少建议。有的人建

议加上一支圆珠笔， 以区别于旧时代的

农民。有的人劝他，这幅画 “太危险”，恐

怕很难入选。

让他最费神、花费功夫最多的是“父

亲”的眼睛。原先的眼睛，昏花的老眼，瞳

孔的血丝， 浑浊的水晶体反射出来的晒

场上的情景很清晰。有一天半夜起来，他

将眼睛上的颜料刮掉了一点，“父亲”的

眼神显得朦朦胧胧的。 “这种感觉就对

了。 ”他说，这样的处理反倒是最好的，

“‘父亲’眼神沧桑迷茫中，有一种期盼和

渴求。 那正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的眼

睛，迷茫中又充满希望。 ”

这幅油画作品， 最终走进中国美术

馆展厅，并以 800 多票拿下金奖，比第二

名高出 700 多票。 《父亲》描绘的这位普

通的农民形象，被誉为一代人的“父亲”。

回归乡野思考重画“父亲”

在虎溪校区的东侧，一座贴满老旧

瓷砖很有艺术感的建筑依坡而建 。 这

就是重庆市专项建造的 “罗中立美术

馆”。

美术馆的墙面，是用废弃的老旧瓷

砖拼接起来的一个又一个图画与故事。

罗中立带着多位教师和学生，花了六七

个月的时间， 一张一张地设计画稿，由

教师、学生配合工程队一起完成施工。

虎溪校区占地 1000 亩 ，2004 年开

始建设，有评论认为这是超越《父亲》的

一个重要作品。 罗中立说，超越与不超

越不好说，但确实是自己殚精竭虑的用

心之作 。 与有的新校区将原有土地夷

平 、推倒重来不同 ，川美虎溪校区采用

“十面埋伏”的办法，建设用地需要多少

用多少 ，尽可能地保留山水原貌 ，有山

依山、有水留水。 原先的梯田种上了油

菜花，绿油油的田野层层叠叠地开满了

黄花。 沿坡而建的廊道旁有不少木犁、

扬谷风车等农具，一道水渠也成为景观

区域的自然分割。 有几处原住民的农舍

原貌保留。 农民成为学校的员工，有的

正在水塘里劳作，有的挑着挑担走过石

桥，消失在坡的另一头。 学生三五成群

在坡旁沟边架起画架写生，将自己也融

入了风景之中。

十年磨一剑，罗中立为新校区画出

了一张又一张手稿。 他说，虎溪校区的

理念与 “父亲 ”所追求的人文精神是一

脉相通的 ，那就是关注人与自然 ，关注

艺术和美 ，崇尚绿色生态理念 ，处理好

新校舍与原有农耕传统风貌的关系。 这

种价值取向， 表达了我们的文化态度，

体现了我们对大学精神和大学责任的

理解。

回归乡野林下的他， 如若没有外出

或接待访客， 总会来到他在美术馆的工

作室里，早九点到晚七点半，中间回家吃

午饭休息，一天的工作状态七八个小时，

雷打不动。每天不拿起画笔，总觉得周身

不舒服。他每天最好的运动，就是站着画

画。 站在画布前，那是一种美好的享受。

那天， 记者走进了罗中立美术馆的

工作室， 穿上工作服的他正在端详着一

组作品。 背景音乐播放着小提琴家亨利

克·谢林的《快板》，让工作室显得格外宁

静。墙壁的两侧，各排放一组两米见方的

画作。 他说，他当下的工作，一是为美术

馆常设展准备展品。 常设展将展出美国

芝加哥大学教授、 著名艺术史家巫鸿的

作品，预计今年下半年开展。二是整理自

己的《重读美术史》系列。 这是他继《父

亲》和《故乡组画》之后的重要画作。

《重读美术史 》系列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他赴欧留学归国时的命题，但

是一直到本世纪初， 他思考良久后才开

始动笔。他指了指墙上的一幅作品说，这

幅重读的是鲁本斯的 《掠夺琉西波斯的

女儿们》，原作现藏于德国慕尼黑老绘画

馆。他选取了美术史上那些经典作品，如

库尔贝的《双人体》、雷诺阿的《浴女》、塞

尚的《玩牌的人》等，嫁接到大巴山的场

景里重新解构， 以东方气质和当代视觉

的审美图式， 塑造出具有个人鲜明风格

的原创性艺术语言， 在与世界经典作品

对话中展示鲜明的文化身份。

整理出来的一组作品， 也将在下半

年展出。这是他未来一段时间内，不断延

续、最为重要的艺术命题。对于自己过往

的作品，他也有重读、重画的计划。他说，

重画“父亲”也在他的思考之中。

以《父亲》油画为原型，一尊高 6 米

的雕塑已创作完成，目前正在组装阶段。

未来， 它将成为罗中立美术馆的镇馆之

宝。


